
本报传真：28823908 广告热线：28835396 印刷厂：28823155 发行部：28823900 本报自办发行 年定价：396元 零售价：2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株工商广字第4302004030087号 本报3:10开印 6:30印完 株洲日报印刷厂印

现代诗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本报传真：28823908 广告热线：28835396 印刷厂：28823155 发行部：28823900 本报自办发行 年定价：396元 零售价：2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株工商广字第4302004030087号 本报3:10开印 6:30印完 株洲日报印刷厂印

记事本

随笔 人生下半场
唐定伟

人生下半场的钟声，是发小给敲响的。那天，我们光着膀

子，磕着花生米，吹着啤酒，兴致盎然地侃着球赛，他却不知抽哪

门子风般，冷不丁飙了句：“大哥，我们也是打人生下半场了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发小随口一言，犹如当头一棒，让

我瞬时从亢奋发热的状态中冷却下来，开始追寻人生下半

场的蛛丝马迹。

须臾功夫，答案立显。论年龄，已逾不惑数载，按国人平

均寿命 80 岁计，早已过半。论体感，明显感觉身子骨没之前

好使，亚健康状况不时发生，尤其是疲惫感，之前不知倦字

咋写，即便数日连轴转工作，只消休息一晚，次日便能满血

复活，如今只要加班熬夜时间长点，翌日定会满脸疲态，哈

欠连天，精气神明显亏空。论进取心，早已将昔日的凌云壮

志化作今日的柴米油盐……如此这般迹象，均是明确指向：

人生下半场敲门来了，是我钝感了。

发小随口一言，同时还激发了我反思：庸庸碌碌的人生

上半场，早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可下半场才开启，若不用心

经营打造，继续重蹈上半场的覆辙，感觉对自己难以交代，

有负罪感。如何把握好人生下半场，活出想要的样子，不让

自己留有遗憾？我开始思索。

要重校人生坐标。也曾幻想过轰轰烈烈，也曾树立过鸿

鹄之志，也曾擘画过宏伟蓝图。只是，在无情现实的反复碾

压下，曾经的梦想，如阳光下的泡沫，一个个破灭后，才惊醒

般发现，坊间流传的“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在我

身上同样适用，自己不过是东坡先生笔下“渺沧海之一粟”

中的一粟。而今，四十有五，超不惑五个春秋。余理解不惑为

不再迷惑，不再犯迷糊。虽说有任正非 43 岁开始创办华为，

姜太公 72 岁出山辅佐周武王成就霸业的先例可循，但自觉

无任正非、姜子牙之才，再怀揣春秋大梦，无异于糊涂蛋。因

而，我将适时驻足，回望上半场的得失成败，公允评估自身

能力、资源、家境、出身等诸多现实因素，重新在人生棋局中

找准自身的定位，在权、钱、欲方面，给自己一个现实可行的

规划，既不定位太高，又不摆烂放任，以跳起来能摘到的那

个桃子作为人生目标。

要学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点，因为一辈子不长。上半

场，光顾着奔跑，有些忽略自身感受，甚至执拗，为难自己。

回头想想，很不值当。下半场再蔓延开去，悔之晚矣，毕竟人

生是趟单程车，再执迷不悟，就只能等待来生。来生又那么

虚无缥缈。要祛除完美主义，学会接受自身的不完美，尤其

是一些既定事实的现实状况，比如外观、家境、出身等等，更

应坦然接受。要允许自己犯一些小错误，尤其是面对新鲜事

物、认知局限时出现的小错误，更不要耿耿于怀。要适当犒

劳自己，不再像上半场时那般抠抠搜搜，对自己大度点，吃

的，喝的，玩的，适时满足一下自己。

要扛起肩上的担子。人入中年，家里家外，都有重担在

肩，都是顶梁柱般的存在。不负责任地撂挑子，于公于私，于

人于己，都是懦夫，都是失败者，都是人生耻辱。要自觉强化

责任担当意识，提升心理承受能力，在负重中勇毅前行，毫

不犹豫地将属于自己肩上的担子揽下来。在单位，要做好本

职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实工作任务，用良好的工作业绩回报

组织和人民。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尊重妻子，育好子女，好

好说话，多沟通，少对抗，不内讧，尤其是要注重营造和睦融

洽的夫妻关系，发挥好婆媳关系处理中的稳压器作用，打造

求同存异、理解包容的家庭环境，避免祸起萧墙。在社会上，

要积极履行公民职责，将自身言行置于法纪和伦理道德框

架内，播种机般引导社会良好风尚。

要守住人生底线。多姿多彩的社会，诱惑无处不在。立

场稍不坚定，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甚至给自己带来万劫不

复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作为一名基层公职人员，身边如此

案例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基本的敬畏意识，成了

被权欲、物欲、情欲摆布的提线木偶。要与时俱进增强纪律

规矩意识，厘清法纪边界，不做无知者无畏之徒。要始终注

意见贤思齐，努力从正面典型中汲取正能量，不断将负能量

赶出心灵。要果断地对破纪破法行为说不，上好自己的紧箍

咒，努力做到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尤其是守住

饭碗和自由身的人生底线，留住下半场的基本保障。

欢迎光临，我的人生下半场。

月是故乡明
王同举

闲暇时，我喜欢去附近的乡村走走，享受寂静的秋夜。夕

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悄然隐没，月亮便悄无声息地攀上山脊，

悠悠荡荡，没多久便悬在了高远的夜空中。

秋收后的田野一片空旷，玉米地空了，稻田也空了，只留

下低矮的稻茬。纵横交错的田埂上，农人的脚印已被雨水冲

刷得日渐模糊，草也日渐褪去青绿，草尖开始泛起一抹浅浅

的黄。田头有几棵低矮的树，拉长了身影，在月光下倔强地坚

守着。远处的山峦被夜色勾勒成一幅水墨画，山脊的柔和线

条融入夜色，仅在与天际相接处，借着月色，隐约透露出几分

起伏。

抬眼望向天空，星辰稀疏，皓月当空。月亮还是那个月

亮，依旧如儿时所见，只是观月之人已非当年那个懵懂孩童。

这月色似曾相识，它是流动着的，从老屋的青瓦上滑过，从明

净的河水上掠过，从空旷的田野里淌过。儿时，我常在这月色

下嬉戏，踩着树影追逐蟋蟀，而母亲则借着月光，静静地打着

鞋底。如今，人至中年，再赏这轮明月，总感觉这月色似乎朦

胧了许多，还带着丝丝凉意，看得久了，凉意便从脚底漫上心

间，眼眶也会湿润。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入秋后，露水渐

重，院子里的桂花也开了，夜晚时分满院芬芳。桂花像是被涂

上了一层银粉，拥簇在青翠的叶丛间，如镶嵌在夜空中的星

星。晶莹的露珠在花瓣上凝聚，多了便摇摇欲坠，一阵轻风吹

过便悄然滑落，有时能听到露珠落地时那细微而清脆的声

响，有时则无声无息地被泥土温柔地接纳。

想起诗仙李白，他挚爱月光，几乎一生都在吟唱月亮，既

有“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的峨眉月，又有“明月出

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关山月。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生际遇，眼

中的月亮也不一样。“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望秋月，

思故园起乡愁；“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刘禹锡望

秋月，内心满是散淡闲适；“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

思泪。”范仲淹望秋月，心中相思不绝。千百年来，月光一直抚慰

着大地，抚慰着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尽管月下的人换了

一代又一代，但望月的心绪却从未改变。

我喜欢一首歌：《月亮照山川》，特别是女声版，节奏舒

缓、意境优美、极尽缠绵，别有一番风味。悠扬的曲调，娓娓动

听的旋律，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让人浮想翩翩。我时常

趴在阳台栏杆上，就着无边的月色，静心地聆听这首歌。“月

光洒落屋檐，落在远方的山川。群山下的少年，绕着山路十八

弯……”恍惚中，我看到自己正在一条蜿蜒的山路上行走，头

顶是明晃晃的月亮，耳畔有稀疏的虫鸣，远处是零星的灯火，

灯火旁定有母亲守候的身影。

秋夜静美无比，静默如夜色掩映下的老屋，而月亮则如

同暂栖屋檐的鸟儿，秋夜的表情因此生动起来。

守望稻田（外二首）
谭咏剑

推开窗，即见稻田一片，稻子们

已经谦逊地低下头来

像草叶一样寂静

阳光伸出手，将整片田野涂满金色亮片

一个寡言的人，喜欢守望稻田

守望那些泥土和雨水，那些

虫鸣、鸟声和飘荡不定的风

想起曾经的岁月，想起

一棵秧苗怎么在泥水里怯懦地长大

空瘪的稻穗怎么变得浆汁饱满，灿若明眸

面对稻田

整个世界都停顿下来

所有时光都回到了泥土深处

此刻，深蓝的天空里，浮起一朵一朵

皈依的白云

一个寡言的人，与稻子交谈甚欢

他们认出了彼此，捧出黄金相认

谛 听
今夜，我是安静的人

窗外这片田野，宽广，自在

跟梦里情形一样

两只青蛙，从我的童年出发

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枕边

呱呱呱，整夜与我说话

今夜，我是幸福的人

我用盛夏如水的虫鸣，一遍一遍

洗去肉体凡胎的尘土与旧色

从天而降的小槌

把我内心的颂钵敲了一次，又一次

耳根生出羽翼，进入人迹罕至的秘境

有这么一个神奇瞬间

所有生命弃绝了言语，屏住呼吸谛听

月色起舞的声音

隐入苍茫

喜欢在村里消磨一些时日

脚踩泥土，头顶云霞

用目光问候禾苗、菜蔬与山林

或立于庭院，让星月一把扑入怀抱

那些至情至性之物

无论简单与繁复，素静与烂熳

言语无法抵达它的深处

夜浓时，万物归于缄默

惟有蛙虫在自语

露水启程了，打湿岩石

最坚硬的部分

白鹭在田野觅食，小憩

每当行人走近

立刻展开白色羽翼，像一缕仙气飘过

隐入远处的苍茫

那孤傲的样子

令人神往

父亲与鱼
黄三平

父亲的一生与鱼很有缘分。年轻时打鱼，为了熬过

饥荒年月；中年垂钓，是享受钓鱼的意趣；老年养鱼，是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初 ，父 母 喜 迎 长 子 即 我 大 哥 出

生。那年头家里生活颇为困难，父亲在醴陵泗汾的建

筑企业上班，当年五月被分配到一个农业大队支援

“双抢”，这是农事活动中最为繁重紧迫的活儿，须顶

着酷暑高温，在立秋前的半个月至一个月里完成全部

收割、犁田和插秧工作。“双抢”结束后父亲又去参加

抗旱，一去就是三个月。回到单位后被派去浏阳采购楠

竹、杉树，又历时三个月之久。父亲老来回忆，说起那时

工作十分劳碌，每月的口粮却逐月下降，由四十五斤逐

月下降到四十斤、三十八斤、三十斤，到 1961 年一季度

减至二十四斤/月。在这种情况下，吃饭成了家里的头

等难题，往年积存的一点粮票，只能维持短期贴补。历

数月不见增粮，母亲便把她与孩子的户口迁移到攸县

娘家，回到康佳塘农村。母亲看着日益见底的米缸，忧

愁地问父亲：“没多少吃的了，怎么办？”

“我去打鱼吧。”父亲沉吟道。他思来想去，要让全家

免于挨饿，只有这条路了。

于是父亲跟单位请了假，回家置办了钓竿、渔网和

木盆等钓鱼工具，踏上了钓鱼之路。钓鱼是四处游荡漂

泊的，哪里有鱼就去哪里钓，钓到了鱼就背到当地集市

上出售，凑足了钱再去买些黑市粮油，然后送回家里。有

时要去很远的地方钓鱼，好久才能回一次家，母亲每次

看到父亲提了粮油回来，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自此父亲与祖父一起，做了整整三年的打鱼人，他

们的足迹遍布湘中南和赣西一带。攸县、郴州、耒阳、衡

阳、常宁、水口山、浏阳乃至江西西部，湘江大大小小的

支流，到处留下了他们撒网收网的身影。父亲在晚年写

的回忆录里感慨：“三年野外打鱼，夜宿河滩，天为罗帐，

沙土为席，受尽酷暑严寒，蚊虫叮咬。”真是辛苦极了。

大姐出生后，阿婆、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在家，常常等

着父亲带粮食回来。父亲说，那时候粮油的价格奇高，他

卖鱼的收入买不了多少粮食，仅够家人果腹。母亲后来

回忆，困难时期吃不饱饭的人家并不鲜见，我家幸好有

父亲打鱼换粮，老小几口没怎么挨饿。约两三年后农村

恢复生产，发展多种经营，生活渐渐好转起来。1963年父

亲正式离开单位，落户到攸县母亲老家的生产队，从工

人成为农民，此后的一年里，他白天参加农业生产，晚上

仍然出去放钩钓鱼，以增补家用。

饥困时期度过后，父亲平时主要从事建筑工作，每

遇闲时，还会与醴陵的祖父和叔叔们出去打打鱼。我小

的时候，还会看到堂屋和门前的坪里挂着渔网。阿婆和

母亲会炒一些螃蟹给孩子们吃，我出去玩的时候，口袋

里会揣几个炒熟的螃蟹做干果零食。

因年轻时打过鱼的缘故，后来父亲保留了钓鱼的爱

好。居家闲暇时候，他喜欢带上钓竿、水桶和板凳去水边

垂钓。村湾里有多口水塘，我家门前几丈开外便是一口

大水塘，名为“康佳塘”，我们这个村湾，也借了这塘的名

字叫做康佳塘。“康佳塘”是湾里最大的塘，几十亩的水

面波光潋滟，塘边三面围着水田，一面是塘堤，堤岸边长

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树，靠我家的岸边，一棵高高的柿子

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父亲坐在柿子树下，悠悠地甩出

钓竿，稳稳地持竿不动，不一会儿就有鱼儿来咬钩。父亲

看准时机，“倏”一下收上钓竿，果然，一条鱼儿在竿头扑

腾着。父亲喜滋滋地把鱼儿捉下来，放在桶里，继续垂

钓。他钓鱼的时候，常有村人过来，饶有兴致地看他的战

果如何。有时运气好，父亲能钓十几条“刨花”小鱼，有

时运气差点，便只能钓几条。无论多少，父亲都是乐呵呵

的。此时钓鱼，不像从前那样是为了生计，而是乐享垂钓

之趣。

除了钓鱼，父亲还会“定鱼”。所谓“定鱼”，就是把罾

置于水中，吸引鱼儿到罾里来，过上几个小时收罾，看里

面有鱼没有。有一年我回家，看到父亲自制了七八个罾，

先用铁丝做成小圆笼，再把蓝色的丝网套在小圆笼上，

然后缝制加固，顶上开个口子，就做成罾了。父亲把鱼食

放到罾里，再把罾置于近岸的塘水里，过半天去收罾，往

往能收获不少小鱼。父亲会把小鱼焙了，做成香喷喷的

火焙鱼，自己留一些，送一些给亲友。

父亲七十岁的时候突发奇想，说：“今年我要承包一

口塘来养鱼。”

我们都说：“不要包啦，养塘天天要割草，太辛苦了，

这个年纪了在家歇着就好了。”

可他不听劝阻，说：“养鱼有意思，再说我还干得动。”

父亲说他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喜欢鱼，从前总

是捕鱼钓鱼，却没养过鱼，他觉得自己还很健康，养鱼完

全没问题。在村组的发包会上，他承包了湾里的“菱角

塘”，“菱角塘”不是家门口的大水塘，而是对面坡里一口

较小的塘。父亲交了塘租，满怀憧憬地开始养鱼了。

春天，父亲去买了几担鱼苗，亲自挑了回来，放到塘

里。此后每天干劲十足地提着篮子去田间地头割草，上

午割一篮，下午割一篮，撒到塘里。每次撒了草，鱼儿很

快就会游过来吃草，小嘴“叭叭”地享受它们的美味，一

圈圈的波纹从草面荡漾开去。父亲每每站在岸上，观赏

鱼儿们摇头摆尾地吃草，鱼儿吃得畅快，他看得惬意，全

然忘了割草的辛劳。回到家里，我们问他鱼长得怎样，父

亲常常笑呵呵地说：“鱼又长了，长得特别好！”

头几个月鱼的长势确实很好，从春到夏，鱼儿们从

小苗长到了两三斤重。然而夏天气温越来越高，塘里的

氧气不足了。有一天酷暑高温，好多鱼翻白了。父亲赶紧

往塘里撒了氧气粉，仍然挡不住危急的局势。鱼儿死了

好多，损失惨重，父亲几个月的辛苦都付诸东流。他情绪

低落，说：“第一次养塘，没有高温应对经验。”

不过父亲想得开，过几天心情就平复了，总之是过

了一次养鱼的瘾，酸甜苦辣都是经历。鱼是可贵的水中

珍物，父亲从年轻到年老，做过江中打鱼人，塘边钓鱼

人，湾里养鱼人，与鱼算得上患难生死之交。

富莲
尹建英

中元节前夕，我梦见奶奶与奶奶的邻居——贾富莲，她

们在奶奶生前居住的老厅屋里谈笑风生地制作酒曲。

卖酒曲是奶奶、富莲及村里许多婆娘们干了一辈子的

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她们夏天割一种辣蓼草，洗净晾干，

用石臼棒槌捣烂，将捣烂的汁液过滤出来，加入米粉搅拌，

揉成团后捏成一个个匀称的小丸子，似新鲜蚕茧，放入簸箕

或平底托盘中，再准备几粒酒饼，研磨成粉末，将酒饼粉撒

在小丸子上，晃动簸箕或托盘让每一个小丸子都均匀地沾

上酒饼粉，待发酵完成，晒干就成了酒曲。

富莲小奶奶几岁，不到一米五的身高，精瘦精瘦，三七

分短发夹个黑色的发夹，一双丹凤眼，滴溜溜泛着灵泛的

光。富莲的丈夫在分田到户不久病逝，留下一屁股债与四个

未成年的孩子及八十岁的老母亲。四十岁不到的富莲守着

支离破碎的家与十几亩山田，起早贪黑操劳，一辈子未再

嫁。奶奶看她艰难，于是将做酒曲的手艺手把手地传授给

她。富莲机灵，手巧，靠着勤劳与做酒曲的手艺陆续把四个

孩子拉扯大。

富莲的风格一点不像她的名字，既不富有也不清廉，时

时处处彰显她的“眼浅”（客家方言形容爱占便宜）。左邻右

舍对她有点避之不及，十里八乡的人凑一块说起富莲，一句

“真是眼浅到头哩”，概括了她诸多不胫而走的轶事。因为她

的这个特点，长大后孩子们与她疏远，大女儿出嫁后，一直

少有来往；大儿子因婆媳关系水火不容，断了来往；二女儿

嫁得远，只有逢年过节见一面；二儿子阿德患有甲亢，一直

跟着富莲相依为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想变现几个钱不是件容易的

事，酒曲是蒸酒的必需品，起初两毛钱一个，后来一块钱两

个。富莲用琉璃罐或薄膜纸装着酒曲，放进竹篾篮子里，挽

在手腕上满街兜卖。沔渡圩、十都圩每圩必逢，宁岗、县城也

偶尔去。那时候的市场基本上是马路市场，水果、蔬菜、肉

类、家禽不分区，哪里人多哪里就是市场。通常卖酒曲的会

在商店或固定的门面周围叫卖。唯独富莲例外，一个劲往人

多的地方钻，而且特别爱往卖水果的推车旁钻。同行人诧

异，细细观察后发现了秘密，见富莲在水果摊车旁站立，趁

人不注意时手微微一撂，摊位边沿的水果便顺势滚下来，手

腕上的竹篮就势往车板底一推，恰好稳稳地接住滚落的水

果，盖酒曲罐的毛巾轻轻一掀，整个篮面就被盖住了，一个

机灵转身，迅速离开。耍的次数多了，总有曝光的时候，以至

于后来十都圩上的生意人，对提篮卖酒曲的人普遍没什么

好感，认为她们有“窃”好。于是村子里的婆娘们啧啧不休

“谁挨着贾氏都要生锈，眼太浅”。

十都圩上的酒曲生意一日不如一日，富莲照旧圩圩逢

沔渡圩。与富莲同组的一个远房后生张亮在沔渡圩租了个

摊位卖衣服，富莲的竹篮就挨着摊位放着，搭帮卖点其他农

产品。一天收摊盘点时，张亮发现少了一件衣服，找遍了也

没找到。两圩后的一天，富莲穿了件与他摊位上丢失的一模

一样的衣服在逢圩。张亮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开怼：“嫂嫂，

你这件衣服都是我摊位上的呢。”往后张亮再也不允许富莲

占用他家的摊前空位摆卖。

按照当地风俗，村子里谁家有红白喜事，本组村民都会

随礼，属本家姓氏的都要去帮忙。华仔人高马大、干活有力

气，就是智商平平、天生结巴，不知是上辈子烧了高香还是

走狗屎运，既然娶得一个肤白貌美、身材高挑的邻村姑娘，

性格亦温文尔雅，对他更是言听计从。主人家高兴，结婚宴

格外隆重，请人放了三天电影，宰了两头肥猪，热闹了好几

天。富莲是本组又属同姓本家，办酒期间，富莲天天傍晚挑

一担潲水回家喂猪。有一天走得急，潲水桶撞到过道临时搭

起的炉灶上，一个侧翻，汤水泼洒了一地，一块三四斤重的

东坡肉从桶底滑了出来，惊呆了在厨房帮忙的村民。富莲见

状，忙打圆场道：“哎呀呀，怎么这么大块肉掉潲水桶里了，

真是浪费哟。”

双抢时节，晒谷子得争分夺秒。赶上天气不好，晒谷子

就是一个大难题。村子里的晒谷坪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操场

上，按人口分配面积。伟松家的坪小，怕谷子长霉便把谷子

挑到大哥伟荣家的大坪上晒，两家中间隔着富莲与几户人

家的坪，伟松老娘负责翻耙谷子，天燥人乏便在屋角躺椅上

睡着了。迷迷糊糊听到翻耙谷子的声音，睁眼一看富莲正蹲

在一角把谷子拢成堆，旁边放着她常背的一个背篓，透过一

层猪草可以依稀看到下面黄灿灿的谷子。见伟松老娘醒来，

她赶紧笑眯眯地说：“大嫂，我帮你翻下谷子，这么大的太

阳，你小心中暑。”

江凤住在富莲家西边，只隔着两条小巷子。江凤每年都

养一批鸭子，等着冬至做腊鸭。一天，江凤把家里的鸭赶到

富莲家门口的水田觅食，傍晚回来，五六斤重的母鸭少了一

只。江凤着急沿路找去，经过富莲家的后院时，发现富莲正

在柴垛边拔鸭毛，江凤轻手轻脚凑近一看，大声嘟囔：“表叔

婆，你哪里来那么大的鸭？这只鸭子像我家的呢。”富莲一抬

头，慌了，赶紧停下手中的活：“阿妹子快别吱声，别吱声，我

明天捉回一只还你就是。”富莲倒也信守承诺，第二天一早

真捉了只鸭子送到江凤家，重量虽差好远，乡里乡亲的江凤

也没计较，提着鸭子放进厨房后侧的鸭棚。回到厅屋，富莲

已经走远。江凤的丈夫起床后，着个单衣满厅屋找外套，还

自言自语道：“我昨晚上挂在这里的毛衣呢？明明是挂在这

里的。”江凤恍然大悟，气得直拍大腿，冲丈夫道：“雁过拔

毛，别找了，找也找不回来了。”

对于富莲而言，是谁种的似乎并不重要。大儿媳家种了几十棵

板薯，棵棵藤壮叶茂，长势很好，一心想等着落秋后卖个好价钱。某

日，大儿媳回到家跟丈夫抱怨：“哪个招天杀的，把我们家板薯挖了

个精光，一棵不剩。”在这之前就有村民说看到富莲连续几天在圩

上卖板薯，个个都有三四斤重。丈夫一听，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无

奈地回了一句：“还有谁，肯定是她”。

老年的富莲，越显孤寂。其他子女不在身边，相依为命

的二儿子阿德深受其牵连——本是性格开朗、身形健硕、精

气神十足的帅小子，硬是让富莲整得终日抬不起头，连说媳

妇的胆量都没了。但凡认识富莲或听说了她“事迹”的人，没

一个愿意与她结亲家，远亲近邻也没人愿给她儿子介绍对

象，久而久之这个帅小伙就变成了“绝缘体”。

好不容易，有一年阿德从外地带回一个女朋友，在家住

了大半年，富莲不是说她炒菜油放重了，就是抱怨她起得

晚、爱吃零食、好吃懒做，于是把家里的钱管得死死的。半年

后，阿德女朋友怀孕了，由于未登记，富莲连哄带骗地让她

把孩子打掉了。堕胎后第二天，富莲趁阿德不在家就让她下

田拔秧。女孩的心凉透了，借着赶集的名义一走了之，再也

没回来。阿德一气之下，从家里背了一千多斤谷子卖了作路

费，南下广州打工，之后的十余年再未回过家，直至富莲寿

终正寝，孩子们才团聚一堂。

十年过去了，如今，依旧勤劳古朴的村民早已以慈悲之

心理解宽容；定居在广州的阿德每年中元节都从广州回老

家祭祖、探亲，回到那个他曾经无比想要逃离的地方，也定

然早已卸下沉重的枷锁，和解自渡，释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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